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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〈〈〈美麗的美麗的美麗的美麗的阿雄阿雄阿雄阿雄〉〉〉〉 

 

「阿雄又不見了。」先生說。 

美麗在嘩啦啦的水聲中抬頭，「先，先生，我去，找阿雄。」雨鞋鞋底還黏

著清不掉的雞糞。 

「要普渡了，等妳找回來，我來殺了。」 

 

雞寮有一萬五千多隻雞，只有牠有名字，阿雄。是美麗替牠取的名。起初美

麗叫的不是「阿雄」，是「好兇」。 

阿雄是雞寮裡最兇悍的一隻公雞，從不走地，絕對是站在寮子裡最高的地方，

沿著送料的軌道走。牠也是目前雞寮唯一剩下的公雞，擁有「自由身」，能隨意

行走的禽類。母雞們兩隻關成一間，不管比鄰而居的合不合得來，終其一生就是

貼著彼此的羽毛度日。終日裡，起床、吃料、大便、下蛋、睡覺……體力耗盡後，

從生蛋雞變成淘汰雞。價格好時，用一斤二十多塊的價格賣掉，憑著勞力一生所

剩不多的重量，將己身的價值做最後出清；然後支解成餐桌上的美食，成為菜單，

名為：雞腿、雞翅、雞胸。 

這麼看來，阿雄幸運一些。牠有名字。 

雞籠有三層，牠常走在最上一層，腳掌抓著細細的鐵籠，意氣風發。雞寮有

四道，牠早晚都會巡視一遍。被牠巡視過的母雞，彷彿吃了定心丸，不再躁動煩

亂，安分地窩在狹小的一方天地。 

關在籠子裡的母雞不會爭論，即使下的蛋沒有順著鐵籠的坡道滑出軌道，被

鄰人踩破一腳，或大了糞便在上頭……母雞通常只是用羽毛裹著自己，不出聲。

只有幾個時段會咯咯咯叫：吃料、下蛋，不然就是有人侵入。 

阿雄聽得出來母雞們是因為甚麼原因而動盪不安── 

那是美麗第一次上工。在鄉公所徵選的臨時工裡，她是唯一自願接下這份撿

雞蛋的工作。工時不長，薪水當然也不多；但對美麗來說，這份工作足夠了。填

寫基本資料時，公所的人還質疑她好手好腳，年過三十，為什麼要來搶專門開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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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勢勞工的缺額。美麗記得阿母說的話，把身心障礙手冊遞上前。 

先生帶美麗認識雞寮的環境。 

幫浦寮裡有一個深井，負責供應雞寮和檳榔園的用水。檳榔園租給同村人，

水費跳表算。圍著幫浦寮的是小雞寮；生蛋雞從破殼到近兩個半月的幼齡階段都

是在小雞寮的地上奔跑，那是一生所享有的最寬闊的自由。緊鄰著小雞寮旁的是

中雞寮，兩個大鐵籠，上下分層；一個鐵籠可裝約十五隻左右的中雞。在這裡的

任務，就是吃料、喝水、大便，等待兩個月後升級為正式生蛋雞，住進生蛋雞寮。 

介紹完環境後，先生走到生蛋雞寮的第一道，轉動水道上的水龍頭，叮囑美

麗：每天都要記得先巡水，再撿蛋。先生示範撿蛋的步驟，就當作美麗今天的工

作項目，然後準備去打料，餵雞，丟著美麗自己去習慣環境。 

走到第四道時，迎著美麗的就是阿雄。 

阿雄起先是夾著腳，窩在運送飼料的軌道上方；看見美麗走近後，牠沿著三

層鐵籠往下跳躍。每跳一步，就振翅拍動假裝能夠飛翔。翅膀下的羽毛潔白無瑕，

沒沾上半點雞寮裡的烏煙瘴氣。 

阿雄站在走道上，伸長脖子，對著美麗咯咯咯叫。 

美麗停下。 

兩側的母雞在她舉步間傳來驚嚇的拍打聲，羽毛啪啪啪地在狹小的空間裡揮

動，驚恐的叫聲不斷往走道匯聚。 

美麗的視線裡都是母雞們拍打下的灰濛濛的毛。 

母雞們越害怕，阿雄的翅膀就張得越開，一步步，越來越快速，朝美麗而來。

美麗感覺得出來，阿雄討厭她的侵入，還有她身上的長袖格子襯衫。美麗想退，

可身後兩側的母雞嚇得更大，驚恐聲鼓舞著阿雄。 

美麗進退兩難，只能不動。 

阿雄突然飛了起來。撐開翅膀，跳上三層鐵籠的最高一層，自高而下，奔向

美麗。那雙踩過雞屎的腳從蓬鬆的毛裡鑽了出來，瞄準美麗的臉。 

啊──美麗被嚇得大叫。 

她跑到先生面前，先生正抽完一支菸，準備下料。 

美麗氣喘吁吁喊著，「兇，好兇。」 

先生看著不遠處放慢腳步，老神在在閒晃著的阿雄，笑說，「妳叫牠阿雄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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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啊，不過牠很兇喔，牠是雞寮的老大哥，最後一隻公雞了。」 

 

最後一隻公雞的命運，當然也躲不過普渡宰殺。 

美麗看見阿雄的身影正在隔壁檳榔園裡逃竄，後頭追著一條狼犬。來到雞寮

已經兩年有餘，平日裡跟阿雄還是水火不容，可看見狼犬追著「自家人」，美麗

也很不是滋味。 

她鑽進檳榔園，撿起剛掉落不久，葉柄還堅硬的檳榔葉掃開狼犬。狼犬不斷

哀嚎。美麗打得很起勁，看著狼犬夾尾落荒而逃，她在狼犬後方笑得很開懷。 

可就在這時，剛剛被狼犬嚎聲喚來的狗群，紛沓而來，從四面，挖開洞繞進

檳榔園，圍著美麗和阿雄。狗群低吼，不斷逼近。美麗抱起縮在地上的阿雄，拔

腿就跑。狗群當然不會放過他們，壓低身姿，雙眼緊盯著前方獵物，蓄勢待發，

齜牙裂嘴滴著口水。 

檳榔園就在雞寮隔壁，先生平常是用兩層鐵絲網和疊高的落葉，阻擋狗群對

雞寮的覬覦。 

美麗朝著雞寮的方向大喊先生。可除了檳榔葉的摩擦聲，只剩狗群喉嚨裡蠢

蠢欲動的啃咬聲。先生大概是等不到美麗，先回家了。美麗又喊了兩聲，確定沒

有回應。 

「阿雄，飛？」美麗想問阿雄是否會飛。阿雄當然沒理她。美麗知道自己跑

不過狗群，但是她打算盡量跑，然後把阿雄拋往鐵絲網另一邊，這樣阿雄就可以

飛回雞寮裡…… 

「三，阿雄，飛！」美麗跟阿雄約定跳飛時機，阿雄一樣無動於衷。 

美麗把懷裡的阿雄換個方向，讓牠的頭朝外，雙手掌著牠的翅，壓低自己的

身體，腿張開。 

「跑──」 

美麗大喊，閉眼邁開腿。 

狗群興奮狂吠，同時一個男人的聲音從天而降。 

美麗還在跑，她不敢回頭看，但聽見了好幾聲的斥喝，「過來，給我過來……」

不知道在喊誰，朝著哪方喊？她抱著阿雄，直到跑出檳榔園才敢回頭。檳榔園早

就沒有狗，只從遠處傳來狗被人甩棍的哀嚎聲。美麗顫慄，不敢逗留。可雞寮已

經被先生鎖了大門，她佇立在門外，想不到辦法把阿雄送回雞寮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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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猶豫要不要再一次試試看阿雄會不會飛時，手機響起，是阿母打來的。 

聲音很尖銳，劈頭訓美麗，「神經的！」就如平日呼喊美麗那樣，接著罵，「妳

痟去佗位啊？好意思予人王老闆等，妳閣有想欲嫁人嗎？」 

 

餐桌上一隻雞，活的雞。 

對面的男人板著臉。牆上明明寫著「禁止抽菸」，還是點燃菸，甚至故意將

用完的菸盒丟在桌上。 

那動靜吵醒了睡著的阿雄。 

阿雄緩緩起身，轉動脖子，抖動羽毛，欲張開翅膀。吃了阿雄兩年多虧的美

麗知道，阿雄想幹嘛。她趕緊將阿雄抱下，束在自己懷裡。動作引來餐桌上所有

人的不滿。 

男人抖掉菸冷笑，「這腦子有問題啊？還抱著一隻雞來相親，耍我嗎？要我

娶一個有病的女人。」後面的話，是指著媒人說的。 

媒人安撫，「王老闆消消氣，我們美麗就是小時候發燒把腦子燒壞了。不過

你放心，她很單純，很乖。」媒人很不避諱地在美麗的面前，將兩根手指頭放在

太陽穴旁。 

「多少？」男人看著美麗彷彿看著某個商品，待價而沽。 

美麗突然想起上一批抓淘汰雞時，先生看著雞籠裡的母雞，沾著口水，點著

手裡的錢。先生說價格越來越不好，一斤連十塊都不到，一隻淘汰雞不過一斤多

點，還買不了一瓶礦泉水。 

「她腦子……生孩子沒問題吧？」男人問，把眼神放在美麗胸部上。 

美麗的胸是大的，而此刻窩在她胸口的是阿雄，正巧擋住男人的目光。 

「沒問題，我們美麗就是腦子差一點，身體很健康，人也很美。」媒婆摸著

美麗的臉，介紹。 

男人繼續挑著美麗腦子的毛病，聘金跟著降價。 

阿母對這結果還是滿意的。計程車上媒人告訴美麗，「美麗，妳真好命，就

要當少奶奶了，明天就不用回雞寮啦，去跟老闆辭職，知道嗎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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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麗沒有回應，但她一定會回雞寮的，因為阿雄還在她這裡，雖然先生說要

宰了阿雄當祭品。 

「不要。」在阿母跟媒人的談笑裡，美麗怯懦發聲。 

阿母率先來了火氣。「妳遮查某囝佇講啥仔，神經的，妳毋知影我替妳揣這

個親事揣外久嗎，查某囝按怎會使無嫁，無嫁以後下半生愛吃啥仔？吃屎啊。」 

「我有錢。」 

「一個月萬五？妳飼妳家己著好嗎？阮若是老矣，連棺材本攏無。」 

媒人出面緩頰氣氛，轉頭想拉起著美麗的手說話，可美麗抽回手，緊抱著懷

裡的公雞。 

司機從後照鏡瞥見美麗，「小姐，我這車剛洗喔，妳不要讓雞在我車裡大便

喔。」 

阿雄肯定是故意的，司機才說完，就拉了，拉在美麗的長袖格子衣上。阿母

氣得不斷打著美麗，又是媒人出來調節。所幸離家已經不遠，美麗自己下了計程

車，用走的回家。 

家門前的宮廟，聚集幾個赤著上半身的年輕人，舉著法器跳著七星步。 

「美麗，妳怎麼抱著一隻雞啊？」年輕人們依舊喜歡搭訕美麗。 

「回家燉雞湯吧。」 

「美麗，聽說妳阿母這次找的對象是有錢人喔？」 

「誰敢娶？」 

「幹嘛這樣說，我們美麗也是村子裡的美人啊，要不是我知道她這樣，」那

人把手指頭並攏放在太陽穴邊，「我早追她了。」說這話的是八家將的領班。 

「大仔，你姼仔遐濟，還要追美麗喔。」 

眾人聊自己的，美麗一如往常，快步，低頭走過。 

「你看啦，又把美麗嚇跑了。」 

笑聲在美麗的身後揚起，消失在黑夜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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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麗沒有辭職。當晚男人便打電話來取消婚事，說無法娶一個成天跟雞相處

的女人。阿母解釋那只是臨時工，但電話還是被人給掛了。阿爸知道後，摔破好

幾個酒瓶，責怪阿母生了一個連嫁都嫁不出去的女兒。之後兩人又抱在一起哭，

說以後死了怎麼辦，美麗一個人怎麼活…… 

美麗也不知道自己要怎麼活，要活成甚麼模樣才對。一個月一萬五的薪水，

她全給了阿母。阿母每天都替她準備餐盒，雞寮裡先生也有準備水，整日下來，

她似乎也只需要食物和水。 

美麗又回到雞寮，日復一日重複同樣的事。 

先在工寮裡換上雨鞋，鞋底踩上的雞屎已經乾成塊。她把雨鞋拿到石頭上敲

打，將結塊的屎打下來。包上頭巾和口罩，衣服本來就穿長袖，不管冬夏，最後

只露出一雙眼來。接著在蛋箱裡疊上報紙，搬到推車上。推車扶手掛著一把小刀

和一條濕抹布，那是用來刮除和擦拭蛋殼上偶而殘留的雞屎。 

先生叮嚀過，蛋放進蛋箱前要檢查，把黏在上頭的雞屎清乾淨，賣相才好。 

美麗在想自己是不是也像沾了雞屎的蛋一樣，清洗一下，就嫁得出去了？ 

可她不知道，自己身上哪裡髒。 

阿爸跟阿母抱著一起哭時，也會抓著美麗一起哭，但美麗都會掙脫。阿爸砸

碎未開封的酒瓶時總說，「阮美麗按會遐爾歹命，水水的一个姑娘，頭殼煞來燒

歹去。」泡沫在啤酒液上凝聚，如阿爸的聲音。然後消失。 

母雞已經習慣美麗，不再因為美麗的靠近嚇得東推西擠。美麗這回推著裝滿

七箱蛋的推車時，阿雄突然出現，跳上三層鐵籠躍到飼料的軌道上。那已經是雞

寮裡，除了屋頂外的最高處了。 

又要幹嘛？ 

美麗有不好的預感。 

阿雄抖著一身潔白羽毛，碩大雞冠隨著跳躍而搖擺，站在至高頂，眼神高傲，

居高臨下，睥睨著美麗彎腰撿蛋的影。 

阿雄跳起。 

美麗以為阿雄又要踩她的臉，她「啊」一聲，將身體蜷縮起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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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雄飛躍美麗的頭頂，「啪啪啪」拍動翅膀，先是踩在第二層的鐵籠上，又

蹬往第一層鐵籠，最後姿勢完美地落在地上，昂首搖尾，從容地走出雞寮。 

美麗驚魂未定，她趕緊把剩下兩箱蛋撿完，將推車推回工寮裡。 

先生拿著雞飼料正在吸引著阿雄。 

阿雄啄起先生放在手裡的飼料，聽見美麗推車的輪子壓在石子上的聲音，牠

側著頭，抖著羽毛，露出胸前壯碩的肉，像在炫耀。先生看見阿雄的身，笑得很

開心，捏了起來。 

「不錯喔，養得夠肥喔，這雞胸肉來炸雞排最好吃了。」 

先生把阿雄全身都摸透一遍，直到阿雄吃完他手裡的飼料。 

阿雄大搖大擺走回雞寮裡，那是美麗下一個要撿蛋的地方。 

「美麗，明天我要進中雞，妳早上有沒有時間來幫忙？我多給妳三百元。」

先生在美麗離開前問。 

美麗一天的工作通常是從早上十點開始，看蛋量的多寡，如果有退毛休息或

是抓淘汰的雞，那她可能下午兩點就能完成工作。不然，通常都得到四點。如果

有新生雞，四個半月起開始零星下蛋到五個半月後的高峰，美麗還有一個月的時

間可以喘息。這個月突然多了三百元的外快，美麗當然高興，可以補貼一點阿母

所說的普渡月的開銷。 

美麗推著一輪空的蛋箱繼續撿蛋，阿雄果然等在走道中央，但不知是不是先

生正巧下料到這來，阿雄意外沒有欺負美麗。那天直到撿完最後一道，美麗都沒

被阿雄踩臉。 

 

美麗第一次推著裝滿雞的推車。跟疊著蛋箱的車不同，籠子裡的雞相互堆擠，

左右掙扎。裡頭裝的是近三個月的中雞，剛褪去稚嫩的鵝黃羽毛，正雪白亮麗。

中雞不大，單手就可掌握，可腹部吃得結實，整隻握起來還是有點重量的。 

「靠外頭有陽光的雞比較會吃，長得很肥喔。」先生把推車交手給美麗，抽

菸去了。 

美麗一直以為雞只要飼料跟水就好，沒想到還需要點陽光。 

她將推車往前傾一些，疏散擠在後頭的雞，可雞很驚恐，美麗走一步，雞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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疊到同一側，再走一步，又疊到另一側。重量一直無法平均，忽而左手沉重，忽

而右手發軟。走進中雞寮之前，還會經過一條小水道，水道上的木板不寬，只容

得下一個輪子。本來這段路都是先生推的，但先生抽菸去了。 

美麗深吸口氣，將力氣集中在雙臂。推車是三輪，她將推車的後輪舉起，即

將走近時，前輪瞄準木板。木板沒有想像中窄，只要籠子裡的雞暫且不掙扎，不

左搖右晃，要安全渡過並不難。 

但就在輪子過了一半時，美麗右手一晃，雞籠裡的雞又集體踩踏起來，輪子

左搖右晃。美麗抓著推車的把手不敢放，但驚嚇的雞群拉出屎，弄髒彼此唯一最

潔白的羽毛不說，流下的屎與尿混合，變得黏滑，滾到了輪子上。推車摔出，鐵

籠的門卡在水道上，雞像洩洪的糞，全滾進水道裡，白毛沾上水溝裡的蛆蟲和青

苔。 

摔出鐵籠外的雞算是好運的，拍著水溝裡的髒汙，掙扎上岸，嚇得東奔西竄。

還擠在裡頭的雞則壓死好幾隻，只保有純潔的毛，未被汙水沾染。 

美麗慌了，她不知該先抓回往哪個方向跑的雞，只能原地打轉。 

狗群吠叫聲霎時從檳榔園傳來，美麗下意識想先阻止往檳榔園跑的雞，可雞

群散亂，踩著泥巴的腳印在地上鬼畫符。眼看雞群離越來越遠，美麗倉皇無措，

卻有一個氣定神閒的身影，逐漸走來。 

那是阿雄。 

阿雄站在阻隔檳榔園的落葉堆上，張開翅膀，發出雄性的啼叫。 

雞群頓時全安靜了下來。 

原本往檳榔園的雞群停頓片刻，被阿雄拍動的翅膀，嚇得往回逃。 

美麗趁機抓回了幾隻。先生也在這時發現不對勁趕了過來，用他專門的鉤子，

又勾回幾隻。 

最後清點，只逃掉了一隻。 

先生本來要美麗先回去，說那一隻他晚上再來抓就好，可美麗覺得車是自己

弄翻的，還弄死那麼多隻雞，她很怕先生要她賠錢。也不知多賺的那三百塊夠不

夠付？ 

天色漸暗，先生抽了根菸後就說要回家了，離開前拿了他太太的短衣短褲，

要讓美麗先換上再去找雞。 

美麗才發現自己滿身都是臭水溝的汙水和雞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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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美麗不喜歡穿短袖衣物，她總覺得暴露在外的手臂和小腿十分冰冷，彷彿

當年在水裡撫摸她四肢的觸感還在。她不記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溺水，又是被誰救

上岸？是不是與帶她下水的人是同一個？印象很模糊。美麗只記得，那場高燒醒

來之後，阿爸阿母圍著她哭，說她再也不能像正常女孩一樣長大，結婚，生子。 

她換掉髒衣，露在陽光下的四肢還是讓人彆扭不安。 

偌大的雞寮場裡只剩美麗一人。她走遍小雞寮、中雞寮、生蛋雞寮的四道，

都沒有尋到那隻脫逃的母雞，倒是在中雞寮旁的油菜花田裡，看見雞寮場裡唯一

自由身的阿雄。 

阿雄鑽進花田，弄得滿身都是黃色碎花，昏暗的夕陽，披著橘紅的霞，將阿

雄的身形拉得很長，藏在花間，貼近泥土。 

美麗起先不敢靠近，她看著阿雄漫不經心地在花叢裡穿梭，找了塊最黃、最

橘的地伏身。 

阿雄看著她，彷彿正在邀請。 

美麗走進花叢，阿雄似乎是刻意替她留了位置。 

阿雄仰頭看著她，似乎很滿意，拍動翅膀，咯咯地叫。 

美麗笑了，她第一次覺得阿雄的羽毛跟翅膀，不可怕，反而暖烘烘地，驅走

了她暴露在外的手腳的寒冷。 

 

美麗開始穿短袖衣物了。 

先生說，夏天熱就是要穿短袖，誇她有進步。 

月底領薪水時，美麗特地換上阿母去市場買來的一件五十的短上衣。正在做

普渡芋粿的阿母看著她，激動得說不出話來。 

美麗不懂阿母為什麼又哭又笑，她也不在乎，只是加快腳步，一心想趕快到

雞寮。領薪水這天，先生通常都會放她假。她有一整天的時間，可以待在油菜花

田裡。 

正值母雞下蛋的時間，雞寮裡都是母雞們下完蛋後嘶啞啼叫的雜音。美麗朝

著雞寮方向呼喊先生，呼喊好幾回，都不見先生人影，最後是在中雞寮旁的油菜

花田前找到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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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生手裡正握著一把飼料，想吸引著坐浴在花叢裡的阿雄。美麗走近，發現

先生不只握了飼料，腰上還掛著刀套。刀套裡有刀。美麗想起明日就是普渡。先

生看見美麗，用眼神示意著她幫忙抓阿雄。 

阿雄依舊無動於衷坐在花叢裡，看見美麗來，反而是挪出給美麗的空間。 

「抓啊。」美麗靠近阿雄時，先生輕聲說。 

美麗不想抓，可先生眼神逼著她前進。 

跑，跑──美麗低聲喊。 

快抓，快抓──先生催促。 

就在美麗即將觸碰到阿雄的羽毛時，一陣風揚起，黃花碎瓣被掃了起來。一

隻全身被泥土包得髒黑的中雞鑽進花叢裡，先生見狀立刻喊，「喔，終於被我找

到了喔，這次不會再讓你躲掉了！」先生丟下飼料和刀子，回頭拿了自己的長鈎，

轉頭追起了那隻落跑母雞。 

美麗二話不說抱起阿雄，往先生追著母雞的反方向逃去。可她太慌亂了，沒

注意到自己跑的是甚麼方向，等回過神來，美麗又被圍在狗群的中央。 

檳榔園外有燃盡的紙錢跟燒滅的香，看來狗群主人已經來過檳榔園，而且回

家了。美麗想呼叫先生，可她更不想阿雄落到先生手裡。狗群記憶力好，吃過虧，

這回逮到美麗，當然不會放過機會；沒一會功夫，就把美麗逼到離雞寮最遠的角

落，圍成三角。 

美麗背後是一片鐵絲網，外頭是大水溝。大水溝是乾涸的。姑且不論摔下大

水溝會傷成如何，光要爬上鐵絲網就需要不少時間。狗群的速度絕對比她快。就

在美麗盤算時，懷裡的阿雄想掙脫她的手。美麗想到不管如何，她都要先把阿雄

丟到鐵絲網外。阿雄跳鐵籠習慣了，這大水溝一定也跳得過。這麼想時，美麗已

經伸出手，把阿雄舉過自己頭頂，瞄準大水溝上還算平坦的石頭，拋出。 

阿雄在美麗的頭頂上真的飛了起來，用力拍動翅膀，胸前的細羽毛落下，輕

輕飛揚在半空。 

美麗爬上鐵絲網，狗群張口，低吼。 

冰冷的口水滴在美麗的小腿上，恐懼襲來。她想起那雙曾經抓著她腿的五爪。

她在水裡掙扎，爪子像水草那樣纏著她，緊擁著她，進入她才剛來過初潮的身

體…… 

突然間，頭頂飛過一片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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潔白的羽毛在拍動中四散，無聲地落在泥土上。 

阿雄完美落地，一如既往。張開翅膀，站在狗群的身後。狗群的注意力隨即

被吸引過去。阿雄拍翅挑釁，原本想撲上美麗的狗鬆口，目光狠戾，轉頭對著阿

雄流口水。 

美麗想把阿雄抓回來。 

瞬間，阿雄振翅，狗群吠叫追趕，牠閃避著檳榔樹，腳掌很有規律地印在泥

土上，快速地往雞寮的方向奔跑 

頭也不回。 

 

驚魂未定的美麗把鞋弄丟了，赤腳走過產業道路時被碎石子磨破了皮，露出

衣物外的手臂和小腿在滑下大水溝時，磨出不少傷痕。耳邊持續響著狗群嘶咬打

鬥的聲音，直到聽見巷口有人叫她，那聲音好像才結束。 

美麗抬頭，宮廟正巧熄燈，回家的路更暗了。 

有人影從電線桿後走出來，似乎等了美麗許久。電線杆下全是喝完的酒瓶和

抽完的香菸。人影帶著一圈的雲霧，走近美麗。美麗沒抬頭，只是摸著結痂的血

漬，又重新摳出了血。 

「美麗，妳還記得嗎？」那人開口，嘴裡全是嗆人的菸味。 

是他，一直開玩笑說要追美麗的那個人。 

「在妳腦子還沒有燒壞之前，我最喜歡的就是妳了。美麗，妳知道甚麼是喜

歡嗎？」 

美麗的腦海閃過花叢裡的阿雄。 

「美麗，妳知道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帶妳去玩水。」 

美麗沉默，想起了那個壓她入水，又救起她的人，是誰了。 

「美麗，我真的喜歡妳。」 

又是阿雄的身影，潔白的羽毛彷彿落在眼前。 

那人沒得到美麗任何的回應，便又罵了幾句三字經，然後在電線桿下撒了泡

尿，提著未喝完的酒，唱著五音不全的歌離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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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麗手裡握著先生給的五百元，說是上回幫忙入雞和多給她買普渡用品的錢，

還有一隻雞。 

「我昨天剛殺的，妳拿回去給妳阿母拜拜。」 

美麗接過雞，雞身冷凍，肉質更堅硬了。她摸不出來，這跟曾經抱在懷裡的

阿雄，有沒有一樣。 

檳榔園的主人來跟先生算幫浦寮的水電費，兩人聊了起來。美麗舖著蛋箱的

報紙，手沒有停下。 

「你就沒看見你們家那隻公雞多厲害喔，」檳榔園主人搬演著公雞振翅的模

樣，美麗看了一眼，覺得不像，「就這樣，跑給我六七隻狼犬追，欸，六七隻耶，

狼犬耶。」 

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過十五。」先生含著菸，沒點燃，嘴角掩不住笑。 

「你捨不得殺的，要吃隨便買都有，你雞寮那麼多母雞，真要殺喔，吃不完

啦。」美麗將蛋箱疊上堆車，推出工寮時，裡頭正傳出鬨然大笑。美麗沒去聽那

笑聲裡又說了些甚麼。 

身後有些動靜，世界驟然寂靜。 

耳裡緩緩流過一道水聲，如那年她被人從水裡救出。有甚麼被拉出了水池，

或更確切地說，是從水池裡跳了出來。接著充盈她耳際的，是宏亮的雞啼，還有

振翅── 


